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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从官方走向民间
■ 见习记者 武胜男

郑忠燕未婚未育， 却是 23
个孩子的“妈妈”，她是烟台 SOS
儿童村的一名“职业母亲”，自
1987 年至今， 她先后抚养了 23
个孩子。 31 年来，郑忠燕用自己
的青春和全部心血，给了孩子们
一个温暖的家。

有人说， 郑忠燕 31 年来的
工作非常伟大， 可是她自己却
说：“我所做的就是一个平常妈
妈每天做的事情，我也是像别的
妈妈一样照顾自己的孩子。 ”

在中国的十个 SOS 儿童村
中，还有更多像郑忠燕一样的妈
妈，她们为失去关爱的孩子撑起
一个新家。

中国 SOS 儿童村是中国政
府和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合作
的救助孤儿的福利机构，致力于
为孤儿和类孤儿提供家庭式的
助养，为孩子组建一个有着妈妈
和兄弟姐妹的家庭，并由这些家
庭组成儿童村社区，让所有孩子
接受义务教育同时鼓励孩子接
受高等教育并获得职业技能。

目前，中国已在天津、烟台、齐
齐哈尔、南昌、成都、开封、前田、乌
鲁木齐、 拉萨、 北京建立了 10个
SOS儿童村； 建立了 2所以赫尔
曼·格迈纳尔博士名字命名的学
校———烟台格迈纳尔中学、齐齐哈
尔格迈纳尔职业技术学院。

截至 2016 年底，10 个 SOS
儿童村共有 138 个家庭、1111 个
孩子。 总计收留抚养了 2853 个
孩子，有 1732 个孩子离村，其中
有 1457 个孩子已经相继走上各
自的工作岗位；共培养了 639 个
大专以上学历的孩子， 其中 222
个大学本科、38 个研究生、16 个
国外留学生。

那么 SOS 儿童村的日常开
支和运作资金从何而来？《公益
时报》记者从中国 SOS 儿童村筹
款运作角度，专访了中国 SOS 儿
童村协会副秘书长朱飞。

以国际组织和政府性收入
为主

《公益时报》：中国 SOS 儿童
村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哪些呢？

朱飞 ：建村早期，所有开支
都是由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承
担。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各地儿
童村工作人员开支基本就由当
地财政解决。

政府拨款方面， 一部分是为
保障孤儿的基本生活发放的抚育
津贴， 另外一部分就是当地财政
保障的儿童村工作人员开支，还
有一些政府购买服务性收入等。

捐款收入方面，国际 SOS 儿
童村组织的拨款可以视同为捐
款，再加上协会通过全社会募集
的资金以及各村接收的少量捐
赠资金。

2007 年和 2012 年是中国
SOS 儿童村发展历史的转折点。
2007 年以后， 国际 SOS 儿童村
组织就停止了所有基础建设拨
款，每个儿童村所需要的房屋翻
修、设施改造等基础设施方面的

费用就需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
是一次转折。

2012 年以后， 国际 SOS 儿
童村组织相当于变更了中国
SOS 儿童村的国家地位。 由于中
国的快速发展，我们从原先的接
受捐赠变为自主发展，自给自足
的状态，这又是一次转折。

这两次转折，造成了我们现
在要面对非常大的挑战。 这意味
着协会要面向社会筹集足够的
资金， 承担起 10 个 SOS 儿童村
的全部不足开支，包括协会自身
的开支。 而在 2013 年儿童村协
会 95%以上的收入均来自于国
际 SOS 儿童村组织，仅有少量的
社会捐赠。（政府收入主要由各
村直接从当地政府获得）。

《公益时报 》： 在所有收入
中，固定资金来源有哪些？ 资金
量多少？每年固定开支有多少?非
固定资金量和固定资金占比哪
一项多一些？

朱飞：协会每年都会根据国
际 SOS 儿童村组织要求做年度
财政预算，预算资金量每年有所
差异，十个儿童村加上协会的固
定开支预算资金量在 5500 万元
到 5800 万元。 这个预算现在每
年都会有缺口，因为固定资金量
达不到开支需求量。 缺口就需要
各儿童村和协会来进行社会募
捐， 今年的缺口在 1000 万元-
1050 万元。

目前固定资金收入来源有三
部分，分别是国际性收入、政府性
收入和其他收入。从我们 2018年
制定的预算来看， 固定收入占比
较高也相对稳定，占比 4/5。

其中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
收入经历了稳步提升到逐步下
降的过程。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
历年来累计对中国 SOS 儿童村
支持超过 6.7 亿资金。

目前政府收入每年在 2000
万左右，包括上面提到的孤儿津
贴以及工作人员开支等，整体政
府收入在稳步提升。 但因为每个
地方政府的孤儿津贴都有所不
同，比如成都的标准是每月 1500
元、天津是 1800 元，但开封只有
1100 元，从而导致各个儿童村的
政府性收入有所差异。

其他收入主要指各儿童村
幼儿园的收入。 SOS 儿童村开办
之初位置比较偏远，幼儿园的建
设，本身是为了照顾自己村内的
孩子上学需求， 随着社区的发
展，儿童村幼儿园吸引了周边居
民家的小朋友来到幼儿园学习。

儿童村通过幼儿园也为周
边社区、 居民及其子女提供服
务，更为儿童村的孩子提供了社
会融入的机会。

目前有的儿童村幼儿园在
运营好的情况下每年有几十万
的结余，这部分结余就补充到目
前儿童村的经费缺口上。 九个儿
童村幼儿园（北京村没有幼儿
园）大概约 950 万的收入，还是
相当可观的。

齐齐哈尔、 莆田、 南昌、拉
萨、乌鲁木齐的五个幼儿园是自

办性质，其他村则是把场地租给
专业幼儿园团队来运作，村里收
取租金。

剩余 1/5 是非固定收入，也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1000 多万缺
口，就是今年要完成的社会捐赠
收入。

尝试开展互联网募捐

《公益时报 》：近几年 ，网络
捐赠发展态势良好，儿童村有没
有参加 “99 公益日 ”等大型筹款
活动？ 筹款效果怎样？

朱飞：参加过。“99 公益日”
共参加两次，2016 年一次，2017
年一次。

2016 年通过线上平台参加，
发动身边的朋友，通过各种群、原
来的捐赠人等， 募款 25 万左右
（含配捐），效果还算理想。

2017 年以“99 公益日”名义
开展纯线下陌生人捐赠， 募款 5
万左右。 当时招募了近 100 位志
愿者， 在合作机构店铺及周边，
游街式动员陌生人捐款，4 天时
间募款 5 万左右，效果也超出预
想。 儿童村的知名度还可以，听
说我们在做孤儿救助，很多陌生
人都会捐款支持。

2016 年在腾讯公益平台以
及轻松筹平台分别尝试过两次
网络捐赠，一次 100 万，一次 55
万左右，效果很好。 很多网友留
言说知道儿童村，知道妈妈的伟
大。 这也给我们继续筹款很大动
力。

2016 年在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 SOS 儿童
村公益专项基金，并与多家线上
筹款平台合作， 如腾讯公益、轻
松筹、京东筹款、支付宝、水滴公
益等， 陆续开展了许多筹款，下
一步打算和美团、滴滴、中善这
些平台进行合作，这也是属于我
们三年战略布局中的一部分。

《公益时报》：目前进行的筹
款项目有哪些？

朱飞：第一个项目是为儿童
村的“妈妈”们筹款。 主要用于
SOS“妈妈”们(包括了妈妈、阿姨
以及退休妈妈) 的工资费用和退
休后的赡养费用。 因为“妈妈”们
不属于事业编制，所以工资一直
来自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拨款

和社会捐赠，近年来拨款越来越
少， 因此需要筹款弥补不足部
分。

第二个项目是为儿童村筹
日常经费。 用于村子的维修建
设、孩子日常生活学习开支等。

第三个是“三区三州”困境
儿童入村项目。 这个项目定位在
三区三州地区的困境儿童 (监护
缺失)，只要监护人同意，孩子符
合入村条件，就可以送到 SOS 儿
童村收留抚养，为当地的脱贫攻
坚助力。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项目呢？
一方面原因是国家政策提倡。 民
政部多次号召社会组织来参与
行动， 协会是部管社会组织，各
儿童村也属于事业单位，主动意
识到要参与到国家方针战略，参
与到“三区三州、两县”精准扶贫
攻坚行动中。

另外一方面原因是使命使
然。 5 月底，我们在凉山州德昌县
调研困境儿童情况并招收第一
批孩子。 拟收留抚养的这 3 个孩
子均属于监护缺失的“类孤儿”，
父母一方死亡后，另外一方失踪
或查找不到，让他们成为了这些

“类孤儿”就是“困境儿童”。 国家
明确对孤儿发放抚育津贴，而

“类孤儿”这类“困境儿童”目前
属于政策的盲区，他们目前是享
受不了国家给予的孤儿津贴政
策。 而 SOS 儿童村宗旨就是为

“为失去父母关爱的孩子” 提供
服务， 我们关注到了这一现象，
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让更多人
关注到这个领域。

第三个原因是目前 SOS 儿
童村有部分空置设施，有条件来
做这个事情。 第四个原因也是为
了完成我们的战略目标， 增加
SOS 儿童村在整个社会的影响
力，希望把三区三州困境儿童项
目做成中国 SOS 儿童村的品牌
项目。

这个项目由协会统筹募集
资金工作， 由各所在地儿童村
负责组织实施， 比如四川地区
的阿坝、甘孜、凉山地区均属于

“三区三州地区”， 这一地区符
合条件的孩子就由成都儿童村
来收留抚育， 南疆四州就由乌
鲁木齐村负责， 拉萨村就负责
整个西藏地区。

招募“助养人”

《公益时报》：除了捐赠资金
之外 ， 公众还可以怎么参与其
中？

朱飞：我们有招募“助养人”
这个项目。 成为助养人是需要注
册登记的，注册后助养人会收到
一份邮件，邮件里会有助养孩子
的信息， 接着线下会收到一份
“助养手册”，这也是我们团队精
心准备的一份助养人的专属“礼
物”，有助养手册、印有助养孩子
照片的明信片、 助养报告及发
票、捐赠证书等，可以让助养人
能感受到他资助的孩子很开心、
很健康的生活在儿童村。

这个项目也是借鉴了国际
助养的经验，国际 SOS 儿童村组
织有超过 30 万的国际助养人，
他们可以在全球 135 个国家的
儿童村选择感兴趣的孩子进行
助养。 对我们来说这是中西合璧
的全新尝试，也是未来重点打造
的一个公益产品。 我们目前大概
有 280 多位国内助养人。

《公益时报》：对未来的工作
有何规划？

朱飞 ：第一，重塑公众影响
力。 SOS 儿童村原来影响的对象
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
而现在网络捐赠主要集中在 80、
90 后，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重度
用户。 而我们的筹款工作启动较
晚， 没有赶上网络筹款的红利
期，因此在网络筹款方面现在比
较被动。但 SOS 儿童村这个品牌
非常好，国内超过 30 年历史，国
际近 70 年历史。

第二， 完善本身机构机制。
SOS 儿童村是事业单位，而协会
是社会组织，是典型的“政社合
作”模式，这样的双重身份需要
磨合和发展，同时协会还有着国
际交流合作的特性。 因此，在未
来工作中我们要扬长避短，长处
就是机构的规范性和国际性，短
处就是效率上的问题。

第三，进一步拓展大额捐赠
客户。 目前主要有青山慈善基金
会、康宝莱、麦田、正大等企业和
基金会。 合作伙伴还比较较少，
缺乏长期、大额捐赠客户。

第四， 完成数和质的突破。
目前十个儿童村孩子数量 1100
人左右， 而我们的抚育能力在
1500 人左右， 要让更多的孤儿、
困境儿童享受到儿童村有质量
的照顾。 资金方面则希望年筹款
实现从百万到千万的突破。

“质”指协会本身的管理质
量， 要出台儿童村捐赠管理办
法、接待办法、接待流程标准化
的问题， 使工作更加标准化、系
统化。

我们希望创造更多新的孤
儿抚育培养经验，把国际的孤儿
救助保护和抚育理念与中国数
千家民间儿童抚育机构分享，让
SOS 儿童村在国内的儿童公益
慈善领域持续发挥新的示范辐
射引领作用。

天津 SOS 儿童村幼儿园


